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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学问 有趣的学科
——— 考古学家许宏与郑岩对谈“考古的浪漫与温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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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 郑岩

考古学不是国学

主持人：2021年是中国现代
考古学诞生百年，首先想请教一
下许宏老师，您认为何谓考古百
年？考古这100年来在中国经历了
哪些事情？哪些发展？

许宏：郑岩老师和我进入考
古的门基本上是30-40年前，可以
说我们见证了考古百年的相当一
部分。我们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
诞生时间是在1921年，实际上学
界并不一定都认可是这一年。但
基本上大家都认为瑞典学者安特
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
遗址，命名了仰韶文化，以这个为
契机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这是挺具
有深意的。首先我们看一个学科
要是百年，它肯定是一个崭新的
学科，它绝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学
科。而考古学的开端，又是从一个
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来界
定的，可以说中国考古学是舶来
品，这个意义非常大。

所以首先要给考古学定位，
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国粹，但是
考古学绝不是国学，而是一门崭
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学问，是一个
现代学科。有朋友问我们古人考
古是怎么样的？古人的考古活动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我
们叫金石学。

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战国
时期就有出土古物，汉代把出土
的青铜鼎贡献给皇帝，皇帝因为
这个古物还改了年号。像这种对
于古物的喜好，只是出于它值钱，
或者有观赏价值，上面有文字的
更受重视，有些大学问家就觉得
有文字的古物包含的信息多，对
没有文字的古物就比较轻视。实
际上好古传统一直有，但这不是
考古学。考古学是100年之前，由
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引进之后，
诞生的一门崭新的学科。

主持人：许老师给考古学做
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也解除了大
家对于考古学很多的误解。为什
么学界对1921年作为中国现代考
古学的起点会有不同意见呢？

许宏：因为这之前已经有外
国学者进入中国境内来发掘，所
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
的起点应该更早。而有的学者认
为安特生先生的发掘不是中国学
者从事的考古活动，如果把它定
义为中国考古的开端似乎不合
适，所以也有主张从1926年的西
阴村发掘或1928年的殷墟发掘算
起，因为这是由中国学者和中国
政府主导的发掘。但大多数学者
认为还是应该以1921年安特生的
发掘为标志，表明我们的学界认
可只要在现在中国境内的任何考
古活动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一部
分，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考古是“无用”之学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外国学
者，我们之前看到英国的考古学家
伦福儒，还有巴恩先生对考古学有
一段非常浪漫的描述：“考古学部
分是搜寻古代的珍宝，部分是科学
工作者缜密的探究，部分是从事创
造性的想象。”想请两位老师分别
谈一谈考古是浪漫的吗？

许宏：我跟郑老师都是考古
专业出身，但是后来郑老师跻身
于艺术史行列，人家是艺术学院
教授，一看就有艺术范儿，所以说
肯定是他更浪漫。现在就请郑老
师来谈谈。

郑岩：球踢到我这了。我觉得
你说伦福儒那个话，有的学者也

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个观点。
考古学首先是什么？是满足人们
好奇心，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好
奇心，就一钱不值。这套知识不考
虑有什么用，能不能出产粮食。考
古首先承担的不是物质性的目
标，而是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说
大一点实际上是对真理的探求。
真理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
很简单的事实。考古学一开始最
本质的东西和其他很多人文学科
一样，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许宏：对。考古学是对于人类
过去的一种好奇。我是谁？我是怎
么来的？这是每个人或者所有人
类都在思考的问题，而考古学恰
恰就是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主持人：它其实是一个还原
历史真相的过程。

郑岩：它是人的一种高级精
神活动。你要问这东西能赚多少
钱，能不能发财或能怎么着，考古
学真不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许宏：我也曾经说过，考古学
第一可以满足好奇心，第二可以
安顿身心，每个成年人都会有这
样的需求，第三就跟你刚才说的
一样，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你
只满足于动物层面的吃喝拉撒，
考古学不关国计民生，你完全可
以不去了解。但是如果希望有历
史教养，那么尽管我说过考古学
是无用之学，但无用之用方为大
用，因为大家都是有文化追求的，
考古学在这时才变得“有用”。

考古从“严肃”到“有趣”

主持人：刚刚许老师说无用，
考古学无用但有趣是不是？咱们
在考古的过程中，不知道有没有
一些特别好玩的、有趣的故事，可
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的？

许宏：刚才说的伦福儒先生
关于考古的第一个描述是搜寻古
代的珍宝。但是在我看来，由于中
国考古学是舶来品，所以说一开
始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就已经比较
成熟了，所以伦福儒先生说的第
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就
开始去追求科学性这一方面。我
以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考古学
是文科中的理工科，它是富于思
辨的，要用材料、用证据、用逻辑
和连接它们的推导过程来探求古
代的世界。所以这样一来大家觉
得考古挺有趣，主要还是在于它
的神秘感。或许有人问考古人是

干什么的？为什么考古？怎么考
古？我打个比方，一方面，考古人
最像侦探。像车祸现场或者是盗
窃现场，断片的证据，需要通过
寻找蛛丝马迹来形成一个证据
链，到最后给大家一个复原方
案。另一方面，考古人特别像翻
译。无字地书，我们自己能看懂，
大家去看那不都是土吗？考古人
就是通过解译无字地书，把它变
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我们这些
考古学者写给大家的书，像郑老
师的《年方六千》和我们的《考古
中国》这两本，应该就是我们的一
个解译。

郑岩：说到这里，许老师，您
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考古
学在中国什么时候变得严肃了？
我发现，我们说考古学有趣，只是
这几年的事情。我们读书的时候，
考古学的形象很严肃。考古学刚
进入中国时，就是一副很严肃的
面孔，我想这是跟那时的学术环
境和时代背景有关系的。顾颉刚
等学者摧毁了旧史学之后，另一
批学者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国
家内忧外患，大敌当前，像傅斯年
先生他们，要重建人们对文化的
信心，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实际上，近代意义的考古学在欧
洲兴起时，也与民族意识和民族
认同有关系，那些研究史前文化
的学者，与古典学者对艺术品的
兴趣很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
例外，田野考古学一开始就是找
新材料，建立中国的“信史”。谈到
好奇心、兴趣，很可能又将近代考
古学之前人们痴迷于古代艺术品
那个时代重新唤醒。这很好，也许
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百年来考古单
一的科学主义的倾向。

许宏：我跟郑岩老师有同感，
为什么考古学给人严肃的形象？
是因为我们当时所肩负的历史责
任使得我们变得很沉重，甚至考
古学学科都是很沉重的。现在大
家是衣食足然后知礼节，才开始
逐渐觉得考古好玩，考古有意思，
是因为你吃饱了，才对“无用”之
学都感兴趣了。

最初，考古学是显学。当年连
胡适先生都慨叹东周以上无史，
整个传统史观、我们笃信的三皇
五帝，被荡涤了之后一片空白。在
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应运而生，我
们赋予它太浓重的社会责任。也
就是说它要解决我是谁、我是怎
么来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怎么

来的，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我们
当仁不让地说考古学诞生之初是
一门显学，是跟所有中国人都有
关系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后来我
们为了破译无字地书，在田野技
术层面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使
得我们一度跟公众有了一定的距
离，等于钻进了象牙塔。说句实在
话，郑岩老师的论文和书读的人
还可能多一些，而像我们的二里
头遗址考古报告，五大本、2000块
钱一套、四五百万字，印上1000
套，全球范围内根本不用再版，因
为太阳春白雪了，考古学术书的
印量基本上是这样的。外面的人
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有一
种神秘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
的考古学才开始从严肃的科学
化，逐渐变成轻松的文化，开始
普及、走向大众。

郑岩：所以，我们又把它有
趣的那一面，学术史上原初的那
些因素再呈现出来。

许宏：郑岩老师和我上大学
时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的所谓公
众考古。我们写作的时候尽可能
文笔生动，但是我们背后的史观
是严肃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写的
书受欢迎？在改革开放之初，那
个时候最受欢迎的是占领地摊
的各大发现传奇，整个云山雾罩
攒起来的那种。为什么过了一段
时间之后，像一线考古人、主流
学者，他们写的偏轻松的内容最
受欢迎？因为它背后有深厚的学
术底蕴，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考古要到“作案”现场

主持人：其实大家也还蛮好
奇这些考古的遗址是怎么被发
现的，就您刚刚说考古学就像侦
探一样去探秘，一些零散的资
料，考古人是怎么一点一点地发
现又拼接在一起的？

郑岩：就“考古”这个词来
说，我们从宋代就有。但是和我
们今天所说的考古（日本学者用
这两个汉字来翻译archaeology）
含义并不完全一样。现代考古学
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
考古学家是满身尘土，像农民一
样工作，跟传统儒士是完全不同
的姿态。考古学家的确像侦探，
但他们并不是坐在书斋中把玩
古董，而是必须瞄准田野。我讲
两个小故事，你就会了解。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日本近

代考古学的开端。1877年的一天，
39岁的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摩
斯博士从横滨乘火车去往新桥。
在火车开到东京附近的大森的时
候，他从车窗看到外面铁路工程
暴露出的土层中有大量贝壳的堆
积。他就马上在大森车站下车，前
往调查，由此发现了大森贝塚遗
址。所谓贝塚，就是古人吃完贝类
扔掉的壳的堆积。这些堆积中夹
杂着同时代的陶片，这是日本第
一个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绳纹时
代的遗址，由此揭开了日本近代
考古学的第一页。你想，每天有多
少人坐火车经过那里啊，为什么
只有摩斯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
不只是知识的问题，更是观念的
问题。一个老派的绅士，是不太可
能下车的，而有着新眼光的摩斯
就可以躬下身去进一步研究这些
蛛丝马迹。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老
师——— 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
刘敦愿先生的。1958年，他见到一
幅古画，是一张清人高凤翰款的
博古图，也许只是张摹本。画上画
了一件古怪的器物，器物里插着
几朵莲花。刘先生认出来这件器
物就是龙山文化的陶鬶。画可能
是摹本，但是它背后一定有一幅
真实的画存在。画家本人可能也
不知道这件器物的时代，只是说
它有古意，将它看作文化传统的
某种象征。高凤翰在画上题诗
说，这是农夫在他老家发现的。
高风翰老家在胶州，1961年，刘
敦愿先生就跑到胶州调查，果然
发现了三里河遗址。刘先生是有
心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考古学
者，不只是要欣赏这幅画，还要
到野外去进一步调查。你看，这两
个故事说明，考古学家这类侦探，
一定要走入田野，深入古人“作
案”的现场。

（本文下半部分将于3月29日
《博物周刊》刊出，敬请关注）

2022年3月10日晚，中信出版集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和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在抖音直播间就“考古的浪漫与温度”展开一场学术对谈。经
主办方授权，本报摘要刊发对谈文字稿，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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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15位考古学家说

上下五千年》，许宏 等著，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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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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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中）、郑岩在对谈直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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